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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骏图、贡马图像与盛唐政治文化
文ˉ孔令伟

[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六朝至盛唐中国文献及书画中以马为题材的意象表现如何成为文人介入政治文化、构思天下秩序的重要载体。文章以《穆天子传》

中八骏马的传说及其视觉再现为起点，剖析马匹意象在政治语境中的象征转化，并追溯八骏图这一题材自六朝以后的演变，以及其如何在盛唐历史脉络中

逐步转化为承载政道理想与文化认同的视觉母题。初唐以降，八骏图逐渐脱离神异图像的原型，转化为彰显帝王威权与天命正统的政治象征。而随着唐帝

国对欧亚草原的军事扩张与外交贡马体制的建立，八骏图等画马艺术逐步吸纳突厥、大宛等地元素，形塑出兼具写实与象征的多元风格。

[ 关 键 词］八骏图  贡马图像  象征政治  文人文化实践  文献与图像互证

盛唐历来被视为中国史中天下一统与

四方来朝的象征时段，然而使这套帝国想象

得以被观看、被记忆并在日常政治仪式中反

复演练者，往往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具

体而可感的物质与图像。马匹即是其中最

关键的一项：它既代表着军事与交通的硬

实力，也是帝国秩序与威望的软象征。当唐

廷的视线穿越草原与西域边界，外国名马

以互市、赏赐与朝贡等方式密集进入内厩，

马便同时成为帝国能动的形体与帝国可视

的符号。史籍所载，有唐开国之师在起兵

关键阶段获得突厥可汗派遣兵马， 足见马

政与政权生成之紧密关系。唯盛唐画马并

非徒然因兵马而兴；早在六朝以前，周穆

王巡狩与八骏传说即已透过经史、志怪与

诗文的层层叙述而成形，并逐步由叙事材

料转化为可被反复挪用的文化母题。《史记》

仅以造父善御、得良马而西巡狩的简笔带

过，而侧重对穆王乐而忘归的针砭； 至《穆

天子传》则进一步铺陈远游行迹，并明列

天子八骏名号， 使八骏成为文本中可供

辨识与召唤的核心要素。其后如《博物志》

再度转录并改写八骏名单，显示此一名马

谱系在中古知识世界中持续流通与增殖。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本脉络中，八骏才得以

从传说走向图像：八骏图不只是再现周穆

王故事，更是用以想象天子权力、疆域移

动与宇宙秩序的视觉框架。

本文以从八骏到贡马为问题意识，探讨

盛唐画马如何在中古八骏传统的权威基础

上，结合帝国扩张与外来贡马的历史条件，

形成具有政治文化意涵的宫廷图像语言。

本文从晋代以降摹写穆王八骏古画为起点，

探讨“摹写—收藏—再摹写”如何制造一

种可被信任的图像权威；至唐代，进一步

以八骏图为核心，以“筋骨”作为品评画

马的艺术标准，并将之置入开元以后外国

名马重译而至的历史情境之中，显示“筋骨”

并非纯粹的造型术语，而是宫廷如何在观

看与评价名马的过程中，将国力、秩序与

帝王之威转译为可被描绘的形式。本文在

方法上，一方面，通过史籍、笔记、画史

诸文献互证，追索八骏母题的生成与变形；

另一方面，以图像—制度的对读，讨论两

类盛唐宫廷马图的政治功能：其一为职贡

类图像，将外域使节、方物与马匹一并纳

入朝贡叙事，构筑帝国中心—边陲的可视

秩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职贡图》作

品记录便明言其描绘外国使者入贡之史事，

并以异域形貌与方物作为以图证史的例证；

其二为帝王战马的纪功类图像，以六骏为

核心，将统一战争与君主功业具象化。通

过这两种图像类型的比较，本文的核心问

题意识在于，盛唐何以在“八骏”这一承

袭自中古的传奇母题之上，发展出以贡马、

御马与战马为主轴的宫廷视觉政治？而“筋

骨”又如何成为连接神话、写实与帝国秩

序的关键审美观念？以下首先将由八骏文

献典故与画马图像传统的互动为论述起点，

探讨以上议题。

一、八骏叙事的文本生成与神异化

中国画马传统的发源，乃至形成专攻画

马之一科，以描绘周穆王巡狩天下为主题的

八骏图为滥觞。中国历代正史中关于周穆王

巡狩的最早记载，始于《史记·秦本纪》：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

骝、 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 在

太史公笔下，造父为周穆王巡狩所御之车御

者。穆王西巡期间，徐偃王趁机作乱叛周，

尔后穆王曾依凭造父驱车平乱。 《史记》

对穆王西巡一事，颇有针砭之意。然至西晋

太康二年（281）所发汲冢书《穆天子传》，

其中对穆王西巡的描述，较《史记》中的记

载益加复杂，并多出“天子宾于西王母”的

情节。 不仅如此，在《史记》所载驷驾之

外，《穆天子传》中亦多出“八骏之乘”等

记述：“天子命驾八骏之乘，赤骥之驷，造

父为御，南征翔行，径绝翟道。升于太行，

南济于河。驰驱千里，遂入于宗周。” 相

较于《史记》对穆王西巡所抱持的批判态度，

《穆天子传》中的情节叙述则更加富有传奇

与浪漫色彩，其中天子西巡所乘八骏之名更

是作为天子西巡的关键要素而被逐一详列：

“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

子、渠黄、华骝、绿耳。”

随着《穆天子传》文本的出现，“穆

王八骏”之说亦广为流传，其内容尔后又有

附会演绎。活跃于此时的张华（232—300）

所著《博物志》一书，载“周穆王八骏：赤骥、

飞黄、白蚁、华骝、 耳、䯄騟、渠黄、盗

骊”， 其中除易山子名为飞黄及录文出入

外，八骏之名基本与《穆天子传》相符。值

得注意的是，后世相传晋人张湛所注《列子》

文本 [季羡林考证其成书年代不早于西晋太

康六年（285）] 中亦出现关于穆王八骏之

记载，其称：“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

肆意远游，命驾八骏之乘，右服 骝而左

绿耳，右骖赤骥而左白 ，主车则造父为御，

为右，次车之乘，右服渠黄而左踰轮，

左骖盗骊而右山子。” 由此可见，《列子》

中关于穆王八骏的描述，尤其是车驾次第

配置之详，较《穆天子传》有过之而无不及。

至东晋王嘉（？—390）所撰《拾遗记》中，

穆王八骏进一步出现异名并被添加更为仔

细的神异形象：“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

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

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辉，

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腾雾，

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递而驾焉，

按辔徐行，以匝天地之域。” 由此可见，

3世纪后期流行于中土的穆王八骏之说，至

4世纪后期已有明显的发展演变。

随着《穆天子传》文本的出现与流通，

穆王八骏亦成为中古中国重要的绘画题材，



美术大观ˉ中国美术ˉ 040

其影响迄于唐宋方兴未艾。如晋人史道硕曾

绘有《周穆王八骏图》一卷， 刘宋时人史

粲亦画有《穆天子八骏图》， 尤以前者影

响最广，传至唐代已被公认为画马名篇。关

于史道硕《周穆王八骏图》的绘制及在中古

中国的流传，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载：

旧称周穆王八骏，日驰三万里。晋武帝

时所得古本，乃穆王时画，黄素上为之，腐

败昏溃，而骨气宛在。逸状奇形，实亦龙之

类也。遂令史道硕模写之，宋、齐、梁、陈

以为国宝。隋文帝灭陈，图书散逸，此画为

贺若弼所得。齐王暕知而求得之，答以骏马

四十蹄，美锦五十段。后复进献炀帝。至唐

贞观中，敕借魏王泰，因而传模于世。

晋武帝时史道硕摹绘《周穆王八骏图》

的根据，是否确为周代所传古本，固难详考，

唯据上述记载，可知其画马意象重在写意并

非写实，故在强调“骨气宛在”的同时，亦

云“逸状奇形，实亦龙之类也”，可知当时

所传古本《八骏图》，其天马行空的风格，

可能接近汉晋流行的鬼神画一类。 这种龙

马不分的意象，主要是受到先秦传说的影

响，如《周礼·夏官·廋人》云：“马八

尺以上为龙。” 史道硕所摹《周穆王八骏

图》在南朝有所流传，为宋、齐、梁、陈历

朝官方所重。待隋文帝开皇八年（588）以后，

该图遂为有隋伐陈大将贺若弼（544— 607）

所获，复为齐王杨暕（585— 618）求得，并

被进呈隋炀帝，再次被纳入宫廷收藏。《周

穆王八骏图》真正广泛流传，源于贞观年间

唐太宗将此图借予魏王李泰（620 — 653），

遂有摹本传世。

二、从穆王八骏到昭陵六骏

李唐一朝之龙兴，踵胡汉融合之关陇

集团为基， 本有尚马之文化，自不待言。

隋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于太原起兵之际，

便积极通好突厥搜求胡马，终在东突厥始

毕可汗（609 — 619 年在位）援助胡马两

千匹的军事基础下崛起。 此后不过十余

载，唐朝在一统中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外

扩张，成为雄霸东部欧亚大陆的帝国，并

将广袤的中央欧亚大陆纳入其势力范围。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唐军俘虏东突

厥颉利可汗（?—634），“自是西北诸蕃

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 唐帝国地缘政

治势力的扩张，推动中古中国与中央欧亚

间的经济贸易和物资交换， 其中突厥与西

域马匹引入中土，便是极具代表性的实例。

也正是在唐人崇马与域外贡马的历史背景

下，晋人所传《周穆王八骏图》在贞观以

降获得关注，曾被广泛临摹流通，进而对

唐代绘画发展造成相当影响。

诸如阎立本（601— 673）等以绘马著

称的唐代画人，其创作都曾受到史道硕《周

穆王八骏图》的影响。阎立本曾临摹贞观

年间流通于世的《周穆王八骏图》，从而

形成唐代画马的风格典范。晚唐朱景玄《历

代名画录》对此称“且古之画马，有《穆

王八骏图》，后立本亦模写之，多见筋骨，

皆擅一时，足为希代之珍”。 可知唐人评

价阎立本画马的特长，重在筋骨神韵。

阎立本所临《八骏图》今虽亡佚，然

传世有署名为其所作之《职贡图》（图1），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中有异域使节乘

马入朝之形象。据李霖灿考证，该图当描绘

贞观五年（631）林邑、婆利、罗刹等国遣

使朝贡之事。 或谓系后人摹本，迄今尚无

定论。 即便如此，该图笔法格调仍具唐风

遗韵， 特别是在马匹的筋骨刻画与神情捕

捉上，颇具阎氏画风所传之重筋骨、神随形

备等特征，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

肌理与筋骨的明确表现。画中马匹体态健

壮，四肢比例精准，肩胛与臀部的肌肉隆起

清晰，特别是前腿屈膝处与后腿伸展处的

肌腱交错处理，传达出马匹负重行进中的

力量感与稳定性。这种结构性的描绘，与

阎立本骨法用笔的技巧相符，即不仅外形

准确，而且强调骨架支撑之下的生动筋理，

显示画师对马体解剖与动态有深刻观察与

掌握。第二，笔法严谨，线条稳健。阎立本

画马时采用精细的勾勒法，线条匀称流畅，

有严密的组织感。轮廓线兼具力度与柔韧，

表现出马匹肌肉的张力与动态。这种线条

运用与他擅长的人物画一脉相承，也使得

画马具有工笔特征。第三，色彩运用得当，

富有层次。阎立本的设色讲求典雅庄重，

马匹的毛色与背景和谐统一，并使用赭石、

墨色与淡彩相互配合，来凸显马体结构与光

影变化，使画面更具立体感。色彩虽不繁复，

但层次分明。

《周穆王八骏图》的广泛流传，除了

在技艺风格上对阎立本等唐代画人产生影

响，还结合唐帝国版图扩张的历史发展情

境，促成以异域马匹为主题的创作风潮。

在此时空背景下，唐太宗曾令画人将拳毛

䯄、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飒露紫、

青骓等当时六匹御马的形象绘制成《六马

图》，并亲作赞文。 唐太宗对六骏的珍爱，

体现在其令工匠将《六马图》制作为唐昭陵

北面祭坛的石刻图像，此即后世闻名的《昭

陵六骏》石刻（图2～图 7）。 据宋元祐

四年（1089）运判奉议游师雄题《昭陵六骏

碑》（图8、图9）所载“师雄旧见唐太宗六

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十八学士为

之赞”。 可以合理推断《六马图》出自阎

立本手笔。 对比今日存世之《昭陵六骏》

石刻与前论传世阎立本《职贡图》绢本设

色图，可以发现两者展现出相当一致的艺

术理念与图像风格，可视为阎立本风格的

体现。其共同性大致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马体筋骨的深刻表现。无论《职贡图》

中使节乘马，抑或《昭陵六骏》所刻战马，

皆重筋骨表现。马肩隆起、腿部肌腱明显、

关节部位清楚可辨，呈现厚实壮硕之感，

符合阎立本骨法用笔的核心理念。尤其《昭

陵六骏》中如拳毛䯄与飒露紫，可见马腿

屈伸自然、筋脉毕现，与《职贡图》中骑

马人物下的马匹四肢动作呼应。第二，姿

态与动势的掌握。两组作品皆非静止描绘，

而重视马之动态表现。《职贡图》中马匹

或行，或踱，或抬蹄前进，《昭陵六骏》

则有奔驰、侧立、屈膝、驻足等多种变化，

皆展现阎立本对马匹动作的深入观察。第

三，马首与神情的刻画。阎立本画马重神情，

《职贡图》中的马头部造型较大、耳目俱动，

表情驯服、带有灵性；《昭陵六骏》亦见

马首抬起、眼神坚毅或奔腾有神，凸显马

匹不仅作为工具，更具精神象征意涵。这

种赋予动物以性格之描法，正是盛唐宫廷

艺术的代表手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严

谨对称。两组作品皆见鞍辔齐备、配件精致，

《职贡图》中马具之写实细节和对称配置，

与《昭陵六骏》石刻中的马鞍、胸带、垂饰

乃至马尾束结方式颇为相似，显示构图者

具有高度统一且制度化的审美标准。第五，

功能与象征意义。《职贡图》作为描绘外

图1ˉ阎立本，《职贡图》局部，唐，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作品号：中画 0000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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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来朝之历史图像，马匹象征朝贡与国威；

《昭陵六骏》则为太宗生前驭骏之象征，

寓有追念功业与帝国武功的政治象征。两者

皆以马为国家、军功、皇权的图像象征中心，

并非纯为写实动物作品，是阎立本以形写

政之特质展演。要言之，《职贡图》与《昭

陵六骏》皆展现出阎立本画马筋骨见长、

形神兼备的艺术理念。无论笔绘或石刻，

其所塑造之马均雄健有力、动静有度，马

体比例准确、神情生动，并具高度象征意涵。

故，即便《职贡图》为后人临摹，《昭陵六骏》

为石工转化，其间风格体现与造型结构可

视为保存阎立本系统画风的重要材料，在

相当程度上体现盛唐画马艺术之典范。

三、版图扩张、域外职贡与盛唐马画

结合《六马图赞》与《昭陵六骏》石

刻等文字描述及传世图像，可以得知六骏

多为突厥、西域贡马。 与此同时，阎立

本根据域外马匹形象所绘制的《职贡图》，

在艺术风格上很可能曾受到晋人所传《周

穆王八骏图》的影响。贞观年间唐朝的版

图扩张，加之唐朝前期官方留心马政，促

使域外马匹引入中土。 此一历史背景推

动中国以马为主要题材的艺术创作，此风潮

一直持续至盛唐开元年间仍方兴未艾。开元

年间唐朝国势鼎盛，突厥与西域各地贡马输

入，并且与中土马匹杂交培育新种， 对此

《新唐书》载：“其后突厥款塞，玄宗厚抚之，

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市马，

于河东、朔方、陇右牧之。既杂胡种，马

乃益壮。” 唐朝内厩亦多蓄养外国胡马，

宫廷择其良者与中土之马匹配，形成体态

雄健、毛色奇特的新兴品种，为盛唐宫廷

画马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视觉题材，是以《唐

朝名画录》载：

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国名马，重译累至。

图 2ˉ《昭陵六骏·拳毛䯄》石刻，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

物馆藏（图版取自 Penn Museum，https://www.penn.museum/

collections/object/239945, 撷取日期：2024 年 8 月 10 日）

图 3ˉ《昭陵六骏·什伐赤》石刻，唐，西安碑

林博物馆藏（笔者自摄，拍摄日期：2025 年 5

月 17 日）

图 4ˉ《昭陵六骏·白蹄乌》石刻，唐，西安碑林博物馆

藏（笔者自摄，拍摄日期：2025 年 5 月 17 日）

图 5ˉ《昭陵六骏·特勒骠》石刻，唐，西安碑林博物

馆藏。（笔者自摄，拍摄日期：2025 年 5 月 17 日）

图 6ˉ《昭陵六骏·飒露紫》石刻，唐，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博物馆藏（图版取自 Penn Museum， https://

www.penn.museum/collections/object/167942, 撷取日

期：2024 年 8 月 10 日）

图 7ˉ《昭陵六骏·青骓》石刻，唐，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笔者自摄，拍摄日期：2025 年 5 月 17 日）

图 8ˉ 游师雄《昭陵六骏碑》（局部上），宋，西安昭

陵博物馆藏（笔者自摄，拍摄日期：2025年 5月 18日）

图 9ˉ 游师雄《昭陵六骏碑》（局部下），宋，西安昭

陵博物馆藏（笔者自摄，拍摄日期：2025 年 5月 18 日）



美术大观ˉ中国美术ˉ 042

然而沙碛之遥，蹄甲皆薄，明皇遂择其良者，

与中国之骏同颁，尽写之。自后内厩有飞黄、

照夜、浮云、五花之乘，奇毛异状，筋骨

既圆，蹄甲皆厚。驾驭历险，若乘舆辇之

安也；驰骤旋转，皆应韶濩之节。是以陈

闳貌之于前，韩幹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

若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图上。
诸如飞黄、照夜、浮云、五花等唐朝

内厩以中土与胡马匹配所生的高头大马，

为陈闳、韩幹等宫廷画师提供了前所未见

的绘画素材，而这类开元中新出现的马种，

时人引张衡《东京赋》“六玄虬之奕奕，

齐腾骧而沛艾”之典， 呼为“沛艾大马”，

对此《历代名画记》称：

玄宗好大马，御厩至四十万。遂有沛

艾大马，命王毛仲为监牧，使燕公张说作

《駧牧颂》。天下一通，西域大宛岁有来献，

诏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

调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

不可名状，号“下槽马”。圣人舒身安神，

如据床榻，是知异于古马也。

唐人所谓西域大宛国，《新唐书·西

域传》又作拔汗那国（Farghana）， 位

于今乌兹别克斯坦东部、锡尔河中游费尔

干纳盆地一带，该地盛产汗血马，多输贡

唐朝。 唐朝将这些进贡而来

的大宛马放牧于河东、朔方、

陇右等西北地区，蓄养滋长，

成为唐军重要的机动武备，时

称下槽马。至于御厩之中，亦

有大宛胡马，其中玄宗最为珍

爱之御驾有玉花骢、照夜白等，

故《明皇杂录》曰：“上所乘

马有玉花骢、照夜白。”

正是在唐朝版图扩张及

胡马输入的历史背景下，曹霸

（约 704 ？—770）及其弟子

陈闳、韩幹等先后活跃于开元、

天宝年间的宫廷画人，开始以

这些具有西域大宛血统的新品

种御马为核心题材，进行一系

列的艺术创作。如曹霸绘《玉

花騘图》《下槽马图》《内厩

调马图》等， 陈闳画《写内

厩龙驹图》《人马图》《呈马图》

等， 韩幹作《明皇观马图》

《八骏图》《下槽马图》《内

厩图》等。 曹、陈、韩三人

以马为主题的画作甚丰，从《宣

和画谱》所录御府存画名目，可知至北宋

仍多有存世者。其中就画马图的数量而言，

韩幹最多，计 45幅；曹霸次之，共 14幅；

陈闳则仅有 4幅。至于画马图占个人作品

比重，则以曹霸最高，达 100%（14/14）；

韩幹次之，为87%（45/52）；陈闳比例最低，

为24%（4/17）（见表）。 考虑五代动乱，

北宋内府所收曹、陈、韩三人画作并非全豹，

但亦大致反映出唐代画家的创作兴趣及宋

代藏家的收藏偏好。从中大体可以推测出，

曹霸在创作题材上专精画马，而韩幹的创

作题材中，马亦明显占有主要地位，并且

创作数量与绘画主题又更加丰富多元。

要言之，盛唐画马之风的兴起，一方

面缘起贞观以降阎立本等人对西晋史道硕

《周穆王八骏图》之临摹；另一方面，开元、

天宝年间唐朝国势鼎盛，促成突厥、大宛等

地贡马输入，与中土之马匹配后诞生新兴马

种，加之玄宗本人与唐朝勋贵的爱马风尚，

为画人提供了前所未见的绘画素材与创作

机遇，从而造就唐代以画马为主体的艺术

创作风潮。其中，又以韩幹等人成果尤丰，

其画马成就于画史上之开创意义，唐人张

彦远《历代名画记》曾将之与前代相较：

古人画马有《八骏图》，或云史道硕

之迹，或云史粲之迹，皆螭颈龙体，矢激

电驰，非马之状也。晋、宋间顾、陆之辈，

已称改步。周、齐间，董、展之流，亦云变态。

虽权奇灭没，乃屈产蜀驹，尚翘举之姿，

乏安徐之体。至于毛色，多 骝骓驳，无他

奇异。

张彦远以韩幹为代表，对唐代画马成

就进行总结，主要区分为画史发展的内在理

路及唐代贡马的外部原因。张彦远将画马

一科的独立性，上溯至西晋史道硕临摹古

本《八骏图》。历经东晋与南北朝顾恺之（约

348— 409）、陆探微（?—约485）、董伯仁、

展子虔（约 545— 618，一说 550 — 604），

画马意象从奇异不羁的鬼神画，逐渐演变

为倾向追求“变态”，即对马匹各种不同

样貌的动态写生。然而就客观环境而论，

南北朝画马虽已从天马行空走向变态写生，

但囿于当时中土所产马种，在形态、毛色

等绘画元素上，终究有限。张彦远最终强调，

因盛唐天下一统的恢宏政治格局，促成外

来贡马的输入，使得唐代画人能够亲见形

体雄壮、毛色斑斓且前所未见的新兴马种，

在这般的时代条件下，强调以马为师的韩

幹遂得以登上画坛，进一步推动朝写实发

展的画马风气。

结语

综合以上讨论，盛唐画马之所以能成

为一种高度体系化且具有政治语义的宫廷

艺术，并非仅因帝王个人好马或画师技艺

精湛，而是八骏母题的长期文化累积与唐

帝国的扩张性政治条件在 7、8世纪交汇后

所产生的结果。就母题的长时段生成而言，

《史记》所存造父善御、得良马而西巡狩

的叙述仍属简约，且不乏对君主逸游的反

思；《穆天子传》则以更完整的远游叙事

与八骏名号的明列，将八骏固定为可辨识、

可转用、可再生产的符号资源；而《博物志》

等类书反复转录、改写其名单，显示名马谱

系本身即是一种可流通的知识形式。换言

之，八骏之所以能加载中国画史并自成一

格，不单因为文本典故与图像流行的结合，

还因其在中古叙事中已被加工为足以承载

权力想象的文化脚本。

就图像权威的形成而言，郭若虚所记

周穆王八骏古画的流传尤具启示：该故事将

古本的权威、史道硕的摹写，以及历代宫

廷的珍藏连接成一条可被追溯的谱系，并

强调即便古本腐敝，仍“骨气宛在”，表

明筋骨一词不仅是造型评语，还是图像之

《宣和画谱》录曹霸、陈闳、韩幹之马画存目数量

与个人作品占比列表

曹霸（14幅） 陈闳（4幅） 韩幹（45幅）

《逸骥图》二 《写内厩龙驹图》二 《明皇观马图》一

《玉花騘图》一 《人马图》一 《文皇龙马图》一

《下槽马图》二 《呈马图》一 《宁王调马图》一

《内厩调马图》一 《八骏图》一

《老骥图》二 《奚官习马图》四

《九马图》三 《六马图》一

《牧马图》一 《明皇试马图》一

《人马图》一 《三马图》一

《羸马图》一 《呈马图》五

《内厩御马图》三

《骑从图》一

《散骥图》三

《写三花御马图》一

《圉人调马图》一

《调马图》三

《习马图》二

《游骑图》二

《游侠人马图》二

《老骥图》一

《骑习人马图》一

《玉花白马图》一

《下槽马图》四

《内厩图》一

《凿马图》一

《战马图》二

马画占个人作品

比：100%（14/14）

马画占个人作品比：

24%（4/17）

马画占个人作品比：

87%（45/52）



ˉArt Pan    rama中国美术 ˉ043 

所以可信、之所以值得供奉与传摹的理由。

这种以骨气支撑的权威绘画观，为盛唐宫

廷在观看马匹与评价画马时提供了一套可

被共享的语言，并最终在唐代画史评语中

具体化为“多见筋骨”的关键句式。朱景

玄在论韩幹时，一方面回溯《周穆王八骏图》

与阎立本摹写传统；另一方面又将之置入

开元后外国名马重译而至、内厩择良尽写

的历史情境，清楚地揭示盛唐画马乃是传

统母题、宫廷需求、帝国物质条件三者共

同作用的产物。

若将视野回到盛唐的政治文化结构，

马匹同时属于制度史与象征史。其一，马

是政权生成与边疆军事的基础：以《旧唐书》

所载唐高祖起兵时突厥可汗遣兵并马两千

匹来会为例， 马在此不仅是资源，更是盟

誓与动员能力的可计量标记。其二，马是

帝国普遍性叙事的构件：太宗在俘获颉利

可汗后，诸蕃请上尊号天可汗，这种同时

面向草原政治语汇与中原天命秩序的称号，

使域外贡马在帝国视觉中更容易被转译为

万国来朝的实证。因此，盛唐宫廷马图的

政治功能，往往不在于单一作品是否写真，

而在于它们如何共同构筑可视的帝国秩序。

一方面，《职贡图》类作品透过异域使节、

方物与马匹的并置，使朝贡关系成为可观

看、可辨识、可被记忆的秩序图景。另一方

面，《昭陵六骏》则以具名战马的纪功方式，

将统一战争、君主功业与帝国武力雕刻化、

永存化。其作为最著名传世石刻马画群体，

成为盛唐历史记忆载体的象征图像。

总结而言，本文经由从八骏到贡马的

视角，尝试将盛唐画马重新定位为一种视觉

政治。此文化传统一方面承袭中古以来八

骏母题的权威谱系；另一方面响应唐帝国

在马政、贡马与跨区域统治上的现实需求，

并在筋骨这一审美语汇中完成神话与帝国、

传奇与制度、笔墨与权力之间的转译。与

此同时，盛唐画马的文化传统亦为中国艺

术史的后续发展奠定深远基础。中晚唐政

治结构与文人观看方式改变时，画马艺术

的价值判准与象征重心随之转向。入宋以

后，文人画意识亦曾与八骏传统深刻互动，

重新型塑中国画马艺术的新兴典范。此类

唐宋变革期间所发生的重大艺术史议题，

可谓与盛唐视觉政治脉络下的八骏及贡马

图像在思想上有着重大的延续及兴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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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马迁：《史记》卷 5《秦本纪》，鼎文书局，1981，第

175页。

3 郭璞注，范钦订《穆天子传》卷1，载《四部丛刊初编》

第 80 册，上海书店，1989，第 8页。

4 张华：《博物志》卷 6，载《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 211页。

5 司马迁：《史记》卷 5《秦本纪》，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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